
我常常在想，第一个制造出瓷器的

人，突然看到白明的瓷器会作何感想。

瓷器的诞生，是泥土和烈火的一场

伟大恋爱，这种传奇竟然把最柔软的变

成最坚硬的，最热烈的变成最冷静的。

其中所浓缩的能量和变化，深不可测。

人类创制了这一过程，但其烧造过程中

的裂变和幻化，迄今为止也只是从结果

进行逆推，大火是一种光明的黑暗，其

间还存在多少种可能和奥秘，我们即使

借助最先进的化学知识也不得而知，恐

怕也永远不可能穷尽。瓷器是我们这

个东方民族的天人观念和变易思想在

质料上最坦率、最生动、最坚强和最具

规模的表达。所以，我们不必困惑，景

德镇——这个被他者命名为“China”的

地方，直接对应中国。这个几乎是最早

被传遍世界，并让世界触摸到他（她）的

感官的城市，是中国精神的圣城。

白明正是在这座城市的光照下长

大的。他的军旅身份在青春时代锻造

了他的守卫意识，当他通过人生的曲折

跋涉抵达陶瓷世界的时候，他发现，他

和 这 个 城 市 贯 通 为 一 体 才 是 最 自 然

的。白明当然不仅仅是这座城市在新

时代的突触，他动手建造了自己的殿

堂，没有四壁，没有地板，没有檩梁，没

有穹顶，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的这座建筑

充实而光辉的存在。

白明偏爱白色，他如此精确地意识

到了白色的前哲学意义。对他来说，白

是一种空无之有，是视之不见、听之不

闻、抟之不得、混而为一的存在。白色

足够庄严、足够饱满，也足够轻灵、足够

柔软，白色应该就是白明的混沌世界，

从这里出发，他张开双手开始幻彩的劳

作。在白明的器物上，白色可以以基底

的谦卑安静地存在，也可以像涌动的大

雾一样弥漫在器物内外，甚至蒸腾为器

物之外的白色世界。这种恍惚的不可

致诘不可驾驭的白，和白明亲密相处，

白明器物的神秘性、非言说性就这样根

深蒂固地形成了。

白明反复提及蒙克的《呐喊》，那种

孤独、恐惧、生命、轮回、宗教及其对亲

人的强烈思念和依赖，以及面向死亡的

颤栗，深深地震动了白明。白明并不想

做启蒙的英雄。他选择赤手空拳的劳

作和营生，说明他完全明白生命的渺

小，他一直保持着孩童般的微笑，那是

他谦卑心灵的自然流露。但是，他的确

意识到这世界仍然是崭新的，我们对这

世界的发现和探索、我们引以为豪的堆

满仓库的物什和装备，仍然是粗糙和肤

浅的，谬误、偏见和数百年的工业粉尘，

仍然囚禁着我们的神经和身躯，我们仍

然需要充当解放者，首先是解放自己。

他选择艺术是因为，他相信这种宛转施

与的力量，可以对心智和人性不动声色

地产生影响，就像地球的向心旋转，让

人们浑然不觉。因此这种解放就只能

是艺术的解放。

一切深刻的东西必须是和时间搏

斗的产物，艺术同样如此。白明意识

到，陶瓷这种器物的本质就是通过大火

把时间河流中富有质地的沉淀烧造为

一种直观的形象。陶瓷怎样呈现，时间

就怎样被呈现；陶瓷摆放在哪里，时间

就被腾挪到哪里。在此，时间在人们的

注视和把玩中沉默地认输。白明和瓷

器结成反抗时间统治的亲密同盟。

白明会放弃思想吗？在艺术的劳

作中，他会让思想停止、让形象生长吗？

不可能。白明在操作中的那种节制和优

雅，那种对人物关系的细微的拿捏，那种

均匀和沉静的呼吸，那种寻求整饬性和

变动性均衡的小心翼翼，渗透着一种高

贵的理性，这种理性当然和这个文化族

群上万年的规训相关。白明处于创作状

态的时候也是优雅和从容的，他温柔地

与泥土和水进行对话，进行相互的抚

爱。他是完整意义上的东方思想者。白

明把东方文化的各种样态的壁垒全部消

化了，绘画、书法、雕塑、园林、古琴、茶

道，都可以在他的瓷界中以某种力量和

气息闪现或弥漫。

白明的空间是不存在墙壁的，连边

界线也不存在。他之所以那样迷恋“远”

这样的意境，就是因为他相信空间变动

不居，也不可能一览无余。他即使使用

最切近最熟稔的形象，也要把你带向远

方。他不愿意笼罩你的感受，局限你的

想象。空间本来就应该是自由存在、生

生不息的舞台。创造者和观赏者同在一

个空间之内，进退自由中视角的度数变

化，就像月亮和地球之间形成的月相，永

远奇美如新生。白明是会抓住一刹那的

机遇，发起对空间的攻占的。其作品《生

生不息》充满了雄心壮志，甚至野性，近

乎无机的生长。无机不存在固定的结

构，因此无机就体现为撼人心魄的广

大。你尽可以相信这些藤萝就是从瓷器

内部生长出来，他们似乎漫无目的，其实

目标明确，他们的目标就是让空间尽可

能多地成为艺术肢体的一部分。

白明自如地变换形式，但是情感在

他的艺术世界中仍然是最具活性的“物

质”、最温暖的“怀抱”、最无垠的“大

地”。情获得了艺术本体的地位，在这

一点上他和李泽厚是存在共鸣的。白

明的深情不是通过一个孤立的造物，而

是整体存在来呼吸的。

你如果就此认为白明的世界就一

定是春风吹拂、阳光灿烂，那就错了。

在作品中留恋久一点，就会明白这些造

物熟悉而又陌生，他（她）们在逼迫思

想，也在逼迫情感。如果你不试图消化

这些东西，你在这种世界中就像一个迷

路的人，看着满目的路标和符号，仓皇

不安。白明是不在乎个性的，表达才是

一切。没有充分的沉实表达，个性就容

易沦落为虚伪和夸饰。就像他处事的

格调，他不在意树立风格和结构，但是

他 造 物 的 完 整 性 呈 现 出 了 结 构 和 风

格。就作品之间的关系而言，白明似乎

没有构筑一个庞大世界的冲动。他的

作品更像是一个个散落在大地上的构

件。侧身其中，它们会刺激起观者一种

重造世界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解放，

一种自我和他者和自在之物之间平行

实现的解放。

白明并不愿意处于一个孤高的世

界之中，尽管他兀自 游 乐 ，也 陶 然 忘

机。他的公共性是一种契合本性的产

物，他像一个游吟的诗人，多数时候是

对着自己的耳朵和心灵嘤嘤漫语，但

是并不排斥倾听和注视。他甚至把这

种自我陈说本身就理解为一种敞开。

白明用咬合来形容人和人之间联通的

可能性和艰难，这本身也构成一种期

待。人毕竟是作为类存在于世界的。

没有类的普遍的觉醒，个体的独立和

丰富就没有依托。白明的吟语方式和

他的造物互文地浑然一体，他们构成

一个立体的触觉系统，伸向世界，深入

大地。

白明属于中国，也属于东方。这不

是一种浅薄荣誉的分别，而是文化基因

的归类。白明惊叹这个民族非凡的创

造力。他惊叹大唐盛世的气度，那个时

代竟然有那样的包容和浪漫，成为世界

的文化中心；他惊叹两宋的美学，我们

的祖先竟然把一种哲学观和精准的视

觉辨析能力浓缩到一个非常微小的、在

身边日常使用的容器之中，你只有身怀

对万物的敬意，才能捕捉和接受这种宇

宙光芒。这种伟大的文化数千年间历

经浩劫，被践踏，被焚毁，被羞辱。最近

一次的痛楚，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

得到。文化的命运就是这个族群最本

真的命运，因为文化才是最根本的。所

有的建筑、器物和粮食不是被人使用和

破坏，就是最后都溃败于时间。即使像

陶瓷这样伟大的反抗者，也不可能是时

间的最终对手。真正永恒的就是作为

文化核心的价值。

对白明来说，艺术劳作的过程比最

终的那个呈现更加具有魔力。在本原

的生活中是不存在艺术的，诗歌、绘画、

音乐、舞蹈……所有的通道显示的都是

觉醒和成长中的人的本质。后来者的

知识积累，尤其是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

的进展，已经成为不能承受之重。生活

的本真状态被割裂地失去了原形，人作

为造物核心的地位，被挑战和边缘化

了。现在可以明白，世界被遮蔽的根本

原因是人的感官的萎缩和劳作能力的

失去，而艺术是一种伟大的激活，是一

种解放。真正的艺术从不驯顺地接受

时间和空间的统治，它变动不居，创造

不息，它通过文化的繁衍和传承，浸入

时代的毛孔，在每一个敏感的心灵中复

活、生长，它不断地敞开世界的一扇扇

窗户和大门，让存在成为一种幸福的出

神入化的探险，让生命始终走向澄明。

那些挺立在大地上的艺术造物，不过是

这种历程的一种博物的见证。我们正

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穿行在白明的瓷性

世界之中。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

言说：“但现在，它盛开在贫瘠的位置，

而且意愿极其伟大地矗立。”

一个人的艺术解放
—白明瓷性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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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黄

帝大战蚩尤，人面兽、九头蛇、一脚牛、

三足金乌……相信每一位看过《山海

经》的人，脑海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

山海之境与灵异传奇。正在河北秦皇

岛西港花园创作壁画《山海图纪》的许

英辉，在海边一面 300 多米长的围墙上

画满了各种祥云、瑞兽，他想在这个有

着“秦始皇寻仙”传说的地方，用自己的

艺术阐述这段华夏上古志怪的传奇故

事，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山海经》，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山海经》就像一副透视镜”

许英辉 199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民间美术系，从大学时代开始，民间

艺术的“大俗”与学院艺术的“大雅”便

给了他诸多思想上的碰撞。他一面惊

叹于民间美术符号的多样与丰富，一面

又栖守于学院艺术的严谨与系统，这也

让他常常感觉“消化不良”。

大学毕业后，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许英辉开始深入研究先秦时期的画

像砖、画像石和书法等，他发现，中国

的美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造

型系统和美学高度远远胜于西方。“比

如先秦时期的服饰、壁画、家具、石雕、

陶器……都已经体现出非常成熟的美

学范畴。我的艺术创作也深受这些传

统艺术影响，所以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

期开始，我很自觉地把自己‘边缘化’

了，远离了艺术市场和当代艺术的热

点，只专注于做自己喜欢的艺术。”许

英辉说。他不断寻找着能够表现自己

美学探索的创作题材，后来找到了《水

浒传》，再后来找到了《山海经》。“那些

奇异的民间图腾符号就像是一副透视

镜，让我觉得更加合适和入骨。”

许英辉的“山海经”系列创作大概

始于 5 年前，他所描绘的神灵、瑞兽、祥

鸟、灵禽等既糅合着中国民间美术的积

淀与张力，又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如在其《鹤鸣九皋》《天启》《有鱼》《散步

者》等作品中，无论造型、线条或是色

彩，都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些作

品也反映出许英辉扎实、细腻的艺术功

底，其角色设计以自然鸟兽形态为基础

加之适当的想象，构图饱满，整体风格

经过调色及底纹等处理，演化为富有古

典韵味的现代绘画风格。”收藏了大量

许英辉“山海经”主题创作的北京树美

术馆馆长张航说。

“探索传统文化在

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

新成为各界关注与探讨的热点。而《山

海经》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恢诡谲怪的多

样形象，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优秀样本。从日本江户时

期仿制《山海经》而作的《怪奇鸟兽图

卷》，到如今美国电影《神奇动物：格林

德沃之罪》的驺吾，再到中国华为注册

的“朱雀”“玄机”“海蓝兽”“紫薇星”“獬

豸”等系列商标，《山海经》里的“神奇动

物”正走向世界。

“《山海经》虽然晦涩难懂，却又长

盛不衰，从《楚辞》里的巫山神女、《庄

子》中的北冥有鱼，到《淮南子》的鸡犬

升天；从李白 的 梦 游 天 姥 ，到 曹 雪 芹

《红 楼 梦》的 大 荒 顽 石 、绛 珠 仙 草 ，

《山 海 经》强 大 的 冲 击 波 一 直 影 响 至

今。”张航认为，对传统符号的深入挖

掘 是 当 下 许 多 艺 术 家 表 达 思 想 的 重

要方式，他们对《山海经》图像的深思

和研究，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创作提供

了 鲜 活 血 液 。 而 许 英 辉 的“ 山 海 经 ”

系 列 作 品 中 有 着 许 多 来 自 上 古 民 间

的 美 术 符 号 ，那 些 天 马 行 空 的 艺 术

形 象 展 现 出 浓 郁 的 原 始 魅 力 ，其 一

山 一 川 、一 妖 一 物 对 于 生 活 在 钢 筋

水泥建筑中的现代人，无疑充满了神

秘色彩。

“我想用一种新的当代艺术样式和

美学方式来展开自己的艺术，既不想依

附于‘向西看’的当代艺术，也不想依附

于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我想通过《山海

经》中的这些古老形象来展示自己的绘

画语言，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

创作中的可能性。”许英辉说，中国的民

间美术符号虽然一直在变化，在以不同

的形式存在着，但如果失去滋养它们

的土壤，终将灰飞烟灭。“中国乡村原

本是文化、艺术和哲学诞生的地方，而

现在却是一个日渐枯竭的逃离之地。

我想让我和我找到的那些‘符号’重新

回到它们生长的民间，重新去养育新

的文化。我很庆幸来到秦皇岛进行壁

画创作，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这种艺术

语言样式接续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让

现代艺术在生活的土壤里生根。”许

英辉说。

“激发社会对远古时期

华夏民族文化基因的关注”

秦皇岛西港紧邻传说中秦始皇求

仙入海之处，其前身是秦皇岛港的开埠

地。1898年，清光绪皇帝钦批在此开埠

建港，成就了我国近代北方地区唯一一

个政府自开主权的口岸。近年来，秦皇

岛西港逐渐由煤运码头转型为帆船码

头，而在此建立起来的西港花园也逐渐

建成为集工业与时尚、历史与现代相交

融的特色旅游胜地。

如何在这样一个既不乏工业氛围，

又充满海港味道和时尚气息的地方绘

制《山海经》图像，许英辉有着自己的

考量。“《山海经》以山川和河流为主

线，共有十八经，鉴于秦皇岛的独特地

理位置和海洋文化，我在创作上选取

了《山海经·东山经》中的鱼、鸟等精灵

异兽，包括最具象征性的当康、诸犍、

比翼鸟、精卫鸟、帝江、扶桑树、金乌鸦

等。由于帆船码头的时代感非常强，

因此我的艺术图式既要当代、不落伍，

又要能很好地融入周围环境，并能吸

引人们的目光，进而引发他们对《山海

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因此，

如何将中国传统绘画精髓挖掘出来，

并体现在这面 1000 多平方米的壁画墙

上，是他着重思考的。许英辉介绍，在

具体的创作中，他充分考虑了环境因

素和审美因素，从艺术的图式、颜色、

创作方法、造型风格等方面入手，力求

与环境和大众审美合拍，“这些具有当

代视觉风格的绘画不是陈旧的，是我

对 传 统 文 化 理 解 、吸 收 后 的 创 新 之

作。我希望观众既能看得懂它们，又能

通过它们看到《山海经》与当下生活的

关联。”

中国自古流 传 有 一 句 话 ：“ 河 出

图，洛出书。”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开

端，《山海经》所具有的神秘色彩使它

与其他经典典籍有所不同，它的图像

蕴涵着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精神，

虽没有长篇大论的教化，却自然流露

出一种奋斗不息、勇敢和自然环境作

斗争的生命之美，具有强烈的中国式

造型语言和神奇色彩。许英辉表示，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30 多 年 来 的 发 展 ，基

本 是 以 学 习 和 模 仿 西 方 现 当 代 艺 术

为 主 ，很 多 创 作 都 能 看 到 西 方 的 影

子 。 相 信 随 着 人 们 对《山 海 经》研 究

的 深 入 ，会 有 更 多 艺 术 家 关 注 到 它 ，

并 愿 意 借 用 这 个 题 材 重 新 审 视 中 国

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价值，

释放出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激

发社会对远古时期华夏民族文化基因

的关注。”

“科技一定是向前冲的，要创新；而

文化是要往回挖 的 ，反 反 复 复 去 挖 。

一个画家，继承传统是好的，但绝不能

照搬传统，好的艺术家是历史前进的

车轮，他们总是承载着优秀的传统文

化一步步向前推进，直至达到自己艺

术 的 顶 点 。 许 英 辉 就 是 这 样 的 艺 术

家。”张航说。

许英辉：面朝大海，《山海经》打开
本报记者 高素娜

许英辉在秦皇岛绘制的《山海图纪》壁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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